
72016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五 Tel：（010）62580723 E-mail：zhoumoban＠stimes.cn作品

碟碟不休

【贾樟柯的镜头探询了暴力在
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生成，“真正恐怖
的不仅仅在于暴力的血腥，还在于
它带着人类的正常体温”。】

作家余华在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
差距里》的一开篇回答了一位印度作家向
他提出的问题：“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
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
么？”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评论家们已经写
了无数的学术文章，从各个角度阐释一个作
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
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余华说，所
有这些评论都言之成理，即便是与他的写
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因为
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

大概是因为形诸文字的缘故，余华说话
比较客气。记得多年前听过余华的一次讲
座，讲了没多一会儿余华就不讲了，说自己
不擅长演讲，擅长回答问题。这时台下一位
仁兄站起来，用了一套诸如“现代”“后现代”
之类的“黑话术语”解释了一番余华小说的
主旨，随后请教余华的看法。余华说道：“我
没听懂你说的是什么。”台湾导演侯孝贤在

《侯孝贤电影讲座》中说过，他很少看评论自
己电影的文章，因为感觉都写得不中，不过
写不中也很有趣，可以借此比较一下创造
者和评论者的不同道理。但这通常是个陷
阱，因为当你弄清楚自己是因为什么道理
而创作的时候，你也就不会拍电影了，所以
创作无关理论。

对于自己写作的转型，余华的“正版”回
答是，他的父母都是医生，自己从小在医院
里长大，日常生活中习惯了血淋淋的手术
和遍地沾满血迹的纱布。他求学时适逢“文
化大革命”，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批斗、武
斗和公开枪毙犯人。这些早年的经历导致
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小说中写下了大面
积的血腥和暴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白天
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
界里被人追杀”，几年下来他被逼到精神崩
溃的边缘，终于在一次噩梦之后放弃了写
作血腥和暴力的故事。

余华摒弃了“血腥和暴力”，转向了“温
情和爱意”，而导演贾樟柯在他的第八部长

片《天注定》中却聚焦于暴力，以 4 个真实故
事为原型，展示了蛰伏于当代日常生活中的
暴力。有评论者惊呼：“谁能相信温和的贾樟
柯能这么暴力？谁会相信他会这样毫不掩饰
地表现出自己对将暴力搬上银幕乐在其
中？”贾樟柯说，伴随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不
断拉大，许多中国人都面临人格危机，为了
表现这样一种现代中国，他选择描写暴力。

《天注定》的剪辑指导林旭东说，虽然片中不
乏怵目的暴力场景，但暴力并不构成这部影
片的叙述动力，贾樟柯的镜头探询了暴力在
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生成，“真正恐怖的不仅
仅在于暴力的血腥，还在于它带着人类的正
常体温”。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暴力：六
个侧面的反思》中提出了一种“暴力类型学”

（typology of violence）。他区分了“主观暴力”
（subjective violence）和“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或“系统暴力”（systemic violence），
前者指的是由具体的行动者实施的犯罪行
为、恐怖事件、社会动荡和国际纠纷，后者指
的是无形的、内在于事态的“正常”状态的暴
力，例如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传
统文化、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的冲击。系统
暴力是主观暴力的主要成因之一。由于对可
见可即的主观暴力的过度关注和过度恐惧，
我们往往会忽视系统暴力。面对系统暴力，
温和的人群会试图借助传统文化应对冲击，
而激进的人群会采取恐怖手段，试图阻止外
来经济和文化的入侵。齐泽克认为，真正的
哲学家不是做个“热心肠的好人”，谴责施暴
者和同情受害者，而是要对暴力“斜目而
视”，忽视创伤性的冲击，对暴力进行冷静
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分析。

从齐泽克的“暴力类型学”来看，当余华
说“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当他在《兄
弟》的后记中说“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
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
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时，他依然在书写“暴
力”，只不过从描写主观暴力转向了描写系
统暴力；当贾樟柯说，将来可以按照《站台》

《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
定》的次序重放他的电影，或者重新剪辑成
一部九小时的电影时，这部电影描写的恰好
就是余华说的“中国人用四十年的时间所经
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

暴力的类型学
姻韩连庆

山水人文

这是一个离奇而荒诞的故事。
地跨欧洲与亚洲的奥斯曼帝国，它的最

高统治者———苏丹，为了长治久安，将一切
异端和阴谋消灭于萌芽状态，别出心裁地创
办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塔比尔·萨拉伊”
即“梦幻宫殿”。它的使命是主管睡眠和梦
幻，收集全国老百姓的梦境，专门征集梦，对
它们进行归类、筛选、解析、审查并处理，一
旦发现任何对君主统治构成威胁的迹象，便
立即上报给君主，君主会采取一切措施，坚
决打击、镇压，毫不留情。

正如它的主管所言：“在睡梦的王国里，
能够发现人类的各个侧面：既有光明，也有
黑暗；既有蜜糖，也有毒药；既有伟大，也有
脆弱。阴暗或有害的一切，或者在数年或数
世纪内即将变成阴暗或有害的一切，都首先
会在人类的睡梦中显现。”“正因如此，君主
颁布命令，帝国领土上的任何梦，哪怕由最
最邪恶的人在最最偏僻的边疆和最最普通
的日子做的梦，都不得逃脱塔比尔·萨拉伊
的审查。”

于是，“塔比尔·萨拉伊”在全国各地
遍布数以千计的分支机构，“梦幻宫殿”大
楼内有几千人对各地送来的梦进行分类、
筛选、解析、破译、归档、上报。大楼后院，
到处是人、马和蓝色的货车，那些货车后
面印有塔比尔的徽章，赶车人身穿皮上
衣，足蹬沾满泥浆的靴子。这就是来自各
地的运梦车……

以上荒诞离奇的情境，出自阿尔巴尼亚
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发表于 1981 年
的小说《梦幻宫殿》（重庆出版社 2009 年 1
月，高兴译）。译者指出：“（小说）似乎在讲述
过去，挖掘历史，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
觉察到字里行间弥散出的讽喻的气息。因
此人们也就很容易把它同卡夫卡的《城堡》、
奥威尔的《动物牧场》等寓言体小说联系在
一起，将它当作对专制的揭露和讨伐。难怪
出版后不久，《梦幻宫殿》便被当局列为禁
书，打入了冷宫。”

小说充满神秘、怪诞和压抑的氛围，像
噩梦一样扑朔迷离。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马
克·阿莱姆，出身于权势显赫的库普里利家
族，几个舅舅都是高官。凭借家族的关系，他
得以进入梦幻宫殿任职。这当然是他们十
分看重梦幻宫殿对于家族兴衰的重要性。
正是这样非同寻常的背景，马克·阿莱姆在
梦幻宫殿很快步步高升，从筛选部调入更加
机密的解析部，青云直上。在此期间，他几次
读到上报来的一个奇怪的梦：“桥边，一块荒
地；那种人们扔垃圾的空地。在所有废物、尘
土和破碎盥洗盆的中间，有件稀奇古怪的乐

器在自动演奏着，一头公
牛，仿佛被乐声逼疯了，
站在桥边，吼叫着……”
他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
些碎片连成的怪梦毫无
意义，无法解析它的含
义，只不过没有将它丢
弃、淘汰。没有想到，不
久这个怪梦验证了一场
苏丹挫败的未遂宫廷政
变，打击的对象即是盘
根错节的库普里利家族，
他最喜爱的小舅为此丧
命……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
想到梦的解析，以及梦究
竟是什么这类困惑已久
的问题。众所周知，人类
今天的科学技术高度发
展，既能飞往太空，揭开
宇宙奥秘；又能破解基
因，解读生命密码。但是
对于每个人每天睡眠时
必做的梦，究竟如何解
读，却是一个至今众说纷
纭的生命之谜。

据说，科学研究发
现，每个人一个晚上至少
做 3 个梦，多者可达 9
个。但是，梦究竟是怎么
回事？古往今来，不知有
多少哲人志士试图从生
理的、心理的、脑科学的
角度，揭示梦境与现实之
间的对应关系，寻找暗
示、隐喻的规律，揭开梦
的奥秘，但至今仍未有公认的结论。但不可
否认，梦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不可知的，正如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言：“我必须坚
持梦的确具有某种意义，而一个科学的释梦
方法是有可能的。”遗憾的是，正确的、科学
的释梦方法，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

梦所以难以解析，原因恐怕在于梦的成
因是多元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一种
常见的、朴素的解释，但至少不是唯一的答
案。“时间就像一条河流，梦就像一只船，于
是你可以上下游溯，左右漂荡。”这是一种朦
胧的诠释。弗洛伊德认为：大多数富有想象
力的作家多是倾向“符号性的释梦”，包括主
张“梦是预言未来的”观念者。这种方法是将
整个梦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相似”的原则，
以另一内容来取代梦境。还有一种称为“密
码法”，视梦为一组密码，将梦的一大堆片断
的组合，对其中每个片断予以解析，从而获
取真相。《梦幻宫殿》这部小说里的破译怪诞
离奇、杂乱无章的梦，用的就是密码法。

我在这里也是“痴人说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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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每个人每天睡眠时
必做的梦，究竟如何解读，却是一个
至今众说纷纭的生命之谜。】

对于自然科学家，特别是地学家和生物学
家，有一本山水著作需要阅读，并且要读懂、读明
白。这本著作就是美国人亨利·戴维·梭罗的《瓦
尔登湖》（以下简称《瓦湖》）。

1985 年 4 月，美国评论家乔纳森·雅德利应《美
国传统》杂志之邀，选出了他认为塑造了美国人性格
的 10 本图书，其中《瓦湖》名列榜首。英国著名作家乔
治·艾略特 1848 年就指出《瓦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
好书。欧美西方的读者对《瓦湖》是顶礼膜拜的。中国
普通人看过《瓦湖》的很少；推及到科学界，甚至是地
学界、生物学界，也是很少，我斗胆地说一句，中国看
过（包括我阅读过的近 20 个版本的译著）《瓦湖》，并
且真正看懂的人，不会太多。

笔者最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专门阅读《瓦湖》
第 17 章———“春天”，从 8 月中，一直到 10 月中。这里
就以“泥沙流”一段为例，详细分析并和读者共享其中
的奥妙。

梭罗描写的泥沙流，是春天解冻的泥沙顺着铁路
两侧的深沟流下来的现象。在此，先要说一下大家熟
悉的“泥石流”。这是一种地质灾害。在“汶川大地震”
时，它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它是洪水裹着大
大小小的石块和泥浆，突然暴发的。泥沙流和泥石流
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不同的地质现象。

观察泥沙流，是令梭罗最开心的一件事。他甚
至找不到其他感兴趣的事了。“这一现象给我带
来的惊喜，远远超过一个丰饶多产的葡萄园。”为
什么？

第一，他从泥沙流看到了一个“艺术博物馆”。他
写道：“数不清的泥沙流纵横交错，相互融合，一半
和流水特点相同，另一半又和植物特点相近。……
你低头看时，会发现它们有些像苔藓的叶片，有的
成锯齿状，有的带裂口，有的则呈鳞片状；你或者还
会想到珊瑚、豹掌，或鸟爪、人脑、肺叶，甚至是奇形
怪状的排泄物。”

你看，泥沙流的图案是苔藓树叶，呈现出三
种形状，后来又加了五种图案，甚至还有“奇形怪
状的排泄物”。这使我想到北宋的大文人秦观的

《望海潮》词的开头就是“冰澌溶泄”：梅英疏淡，
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新晴细履平沙。真是异
曲同工。

中国的词是“写意画”，让人想象；而梭罗的描写

是“工笔画”。两者甚至都用了“泄”。泄就是流水，流水
的排泄。

梭罗的了不起是从泥沙流的图案，联想到了
人类的艺术。他写道：“我们见过，它们的形状和
颜色被仿造到青铜器上，这种建筑学上常见的叶
状痕迹比古代的莨、叶、菊苣、常春藤，或其他植
物的叶片更古老、更典型。”

确实，我们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上的花纹，以及
希腊、古罗马的圆柱建筑上都见过了无数叶片状的花
纹。这是否起源于泥沙流？中国最典型的树叶状花纹
是江西吉安的吉州黑窑，在烧制饭碗时，在碗底放上
一片树叶！中西方文化竟是如此相通。

梭罗把泥沙流形成的叶片状图案和人类的艺术
联想在一起，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却是一种创新。

第二，他从泥沙流看到了“山洞”，看到了人的鼻
子、下巴、面颊的形成。泥沙流的主体是冰雪融化的流
水。梭罗由此想到了山洞就是石灰岩的溶洞。他说泥
沙流就像一个被打开的山洞，其中的钟乳石都展现在
阳光之下。不懂地学，没有基本的地学修养是不会联
想到两者之间关系的，梭罗应是博物学家。

溶洞的产生，尤其是溶洞中美丽的钟乳石的生
成，都是含二氧化碳的流水，对石灰岩的溶蚀所形
成的。这些水流也是纵横交错，相互融合，也有叶片
状图案，渗透到洞中的，一半也是和流水相同，另一
半吸取了植物和土壤中的二氧化碳，和植物紧密相
关。钟乳石是次生物的化学沉积物，形成和泥沙流
机理一样，也是一种沉积作用。洞中的钟乳石是瑰
丽多姿的，被人们称为“地下艺术宫殿”。但归根到
底也是水流的作用！泥沙流也可以是日光下的晶莹
的钟乳石啊！

到后面，梭罗又提到了钟乳石，也再次提到了水
流。地学知识告诉我们：溶洞中的钟乳石、石钟乳、石
笋等是滴水的水流形成的；而石帷幔、石旗等都是连
续的片状水流形成的。他十分风趣地写道：“鼻子，显
然是一个凝结的水滴，或钟乳石。下巴则是更大的水
滴，整张脸上的水都在这里汇合。面颊像从眉毛降下
来的斜坡，紧贴在颧骨之上。”

在溶洞中，我们看到似鼻子、如下巴的石钟乳，不
计其数。面颊则似溶洞中的石旗，实际就是面状流水
形成的。他写道：植物的叶片是树叶的手指，也是“水
滴”的产物。

第三，他从泥沙流还看到了“火山熔岩”及其地球
的生机。他写道，泥沙流就像火山爆发后的熔岩一样。
水把泥沙带流而下，就如同熔岩流一样。他又写道：

“路基上的叶状痕迹，就像锅炉中的炉膛，说明大自然
内心的火焰烧得正旺。大地不只是毫无生机的历史片
段。……大地还是活生生的诗篇。……地球不是一个

无生命的化石，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
这些论述都是地质学的知识。我们说通俗点，泥

沙流，还有形成溶洞的水流等等，在地质学上，叫作
“地质的外动力运动”，是由太阳辐射引起的；而火山
爆发，还有地震，以及板块的运动，叫作“地质的内动
力运动”，是由地球内部的力量引起的。梭罗，从泥沙
流联想到火山熔岩流，又联想到地球的生机蓬勃，说
明他是一个有热情的地学家。笔者是学地学的，考察
过中国十多个火山地质遗迹，如黑龙江五大连池的
火山熔岩形成的熔岩台地，叫作“石海”，十分壮观；
还有那熔岩瀑布，想想当初，这些可都是炽热的，通
红的，似滚滚奔流的铁水，温度高达 700~800 甚至
1000 摄氏度以上！这正是地球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正是地球的内外运动使其生机盎然！

其实，中外的大自然的爱好者、钟情者，都有
同样的感觉。

以春天为例，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在写春天似火
时，用“江碧鸟逾白，山清花欲燃”；梭罗在描写春天
时，也写道：“好像大地正怀揣着满腔热情，迎接太阳
的回归；那火苗的颜色不是黄的，而是绿的———是青
春永驻的象征。”

杜甫的名诗《绝句四首》中，其三写道“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用鸟儿鸣叫和飞翔写春天，演
绎得更仔细。杜甫是用诗，梭罗是用文。梭罗的描写如
下：“报春的第一只麻雀来了！这一年在从未有过的、充
满青春活力的希望中开始了！从某些地方还光秃、潮湿
的田野上，隐约传来了银铃般的鸟鸣声，这是春天我听
到的第一声鸟鸣。那是青鸟、篱雀和红翼鸫在鸣叫，那
声音就像冬天最后的雪花铃铃响着飘落下来！”

杜甫用 7 个字写鸟鸣，梭罗用 113 个字。梭罗用
雪花飘落的铃铃响（有的译者用丁零声，或叮咚作响，
或叮当的响声）来形容鸟鸣，把春和冬联系在一起，还
有银铃声。梭罗也写了春天的鸟飞。他写道：“鹰低低
掠过沼泽地，寻找草地上第一批复苏的纤弱生命。”

梭罗是以“泥沙流”写到地球的内外地质运动，地
球的生机，从而过渡到春天！春天就是一个苏醒、流
动，一切都欣欣向荣“动”起来了！中国唐代的杜甫、宋
代的秦观也是如此！平心而论，梭罗写得更全面、更具
象。我们读《瓦湖》是一个品味、玩味的长长的过程。

今年，清华大学给每一个新生送《瓦湖》一本，这
是清华校长邱勇给新生赠送的特殊礼物，是有着良苦
用心的。其用心，笔者不得而知，不在此论说。但我要
说，无论理科生，还是文科生，都会从中学到不少的知
识。这是一本和中国的《徐霞客游记》一样，是经典著
作，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的。

———本文所引译文，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
《瓦尔登湖》，译者为高格。

【1985 年 4 月，美国评论家乔纳
森·雅德利应《美国传统》杂志之邀，选出
了他认为塑造了美国人性格的 10 本图
书，其中《瓦尔登湖》名列榜首。】

读《瓦尔登湖》里的泥沙流
姻吴胜明

纯音乐：音乐的原汁原味
姻李近朱

19 世纪中叶，欧洲乐坛有过一场关于“纯音乐”
的争论。那些不依其他艺术载体而独立存在的纯粹
乐音，诸如标为《c 小调练习曲》《第一交响曲》《F 大
调浪漫曲》《第二钢琴协奏曲》等作品，即是所谓的

“纯音乐”。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歌剧，是文学中的
诗词、戏剧与音乐的综合；人们广为知闻的《田园》

《悲怆》等交响曲，《皇帝》《梁祝》等协奏曲，《1812》
《大海》等管弦乐曲，则借助了文字的标注，属于综
合文字元素的标题性音乐作品。“纯音乐”，往往是
或作音乐技术性标示，如大调小调之类；或以音乐
结构命名，如奏鸣曲、回旋曲之类；或用音乐形式的
称谓，如交响曲、协奏曲之类等等。总之，其“纯”在
于体现了音乐的本真本源本质，即以纯粹的音符和
纯粹的乐音构成作品，实是现出了音乐中的“原汁
原味”。

身处 19 世纪浪漫时代却恪守古典风范的音乐
大师勃拉姆斯，在自己创作中，坚持“纯音乐”，吁呼

“音乐回到自己的天国”。那时，浪漫主义音乐正以很
强的势头与其他艺术综合，不仅出现繁多的文字标题
作品，而且还创造了诸如“交响诗”、“交响音画”等新
的音乐形式。于是，这位被称作“古典音乐大师最后一

人”的勃拉姆斯站出来维护音乐的“纯洁性”，似不与
时俱进。这场争论，终以浪漫音乐群体踞胜势，让勃拉
姆斯悻悻而去。但也写过非“纯音乐”作品的大师心胸
宽广，争论没有影响他对于浪漫音乐的肯定。生动一
例便是聆听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后，勃拉姆斯
由衷感叹：“可惜不是我作。”

这场争论还昭示一个事实，古典音乐中的各个
派别，即使是在非“纯音乐”占主流的浪漫乐派中，

“纯音乐”也不鲜见。浪漫大师柏辽兹一生致力于标
题音乐作品，但他也写过诸如《为长笛和弦乐四重
奏而作的五重奏》《G 大调为管弦乐队而作的大序
曲》等“纯音乐”；创立“交响诗”标题音乐体裁的李
斯特则写过“纯音乐”作品《b 小调钢琴奏鸣曲》《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等。说到底，原汁原味的

“纯音乐”，最大限度将音乐本身的特征特点彰显出
来，不于其他“姊妹艺术”提供的元素，也不借力于
更多带有“框框”的联想与标示，只由“音乐”自己展
示自己的魅力与美丽，让人们真切享受到了真正意
义上的音乐的本质与本真。于是，才有了无论哪一
流派皆对其有着足够的尊重和践行。

当然，“纯音乐”对于初涉古典音乐的爱乐者，
会有“畏途”之感：“畏”之不知所云，“畏”之不好听
懂。面对此势，重要的是“硬着头皮”耳鬓厮磨，聆听
下去以至烂熟于心。在感性积累基础上，慢慢品味
乐音之美，结构之妙；再去接受一些理性的引领，如
读些乐曲分析和解说文字，便可渐在听觉上理清脉
络布局。接受引领，要注意“王顾左右”，即去关注作

曲家身处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的生涯
际遇和作品写作的境况。这些背景信息对于理解作
品乐音以外的深意或是乐音所传达的情绪情感，会
有一个相对具象的扶助。如聆听莫扎特的《g 小调第
40 交响曲》，当知其晚岁之刻的贫苦、疾病以及内心
忧闷，才会有英国音乐学者柯克的一句惊叹：“多么
悲伤的音调啊！”这种感受虽没有文字标注或文学
化解释，只是一个调性和数字，却也原汁原味地将
作曲家的际遇与情感以乐音揭示出来。

走近“纯音乐”还应具备一定的乐理知识，且愈
多愈好愈深愈好。音乐本身的乐音、结构、演进等技
术与技巧，作为知识，会助你理清“纯音乐”中普遍
出现的乐音呈现、发展、重复等走向的基本轨迹，会
化一片茫然为有迹可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原
本是“纯音乐”的《第五交响曲》，只不过开篇那个技
巧性音调的强化，才让人们有了“命运敲门”的具象
感知；再加上贝多芬其时说过“我要扼住命运的咽
喉”的话，才有了由“纯音乐”演化为“标题音乐”的
事实。有了音乐知识之后的再聆听，会捕捉到短短
4 个音符的“动机”及其演化，才能生发出“命运敲
门”这个不是“纯音乐”的人文化的联想。

“纯音乐”大量存在于西方古典音乐之中，这是
最大限度揭示音乐自身魅力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是音乐“原汁原味”的张扬与弘扬。即使有聆听之
难，这个难度，会让你在感受音乐之精粹与纯粹中，
有一种走进音乐深处的惬意，爱乐者应视其为艺术
享受中的一大幸事。

【如聆听莫扎特的《g 小调第 40 交响
曲》，当知其晚岁之刻的贫苦、疾病以及内
心忧闷，才会有英国音乐学者柯克的一句
惊叹：“多么悲伤的音调啊！”】

书话岁月

爱乐者说

念奴娇
生物礁感怀

姻吴亚生

远古寒武，至如今，
多少海底丛林。

古杯小丘，藻凝块，
珊瑚层孔苔藓。

二叠海绵，三叠六射，
击浪砌高坪。
礁核礁前，

分辨难倒精英。

遥想范祖当年，
利川一文奠，引来千篇。

宏观山野，寸薄片，
阅尽亘古万千。

创新吾魂，思想写不尽，
不负流年！

戎可摄


